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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托捧晴空，绿树悬挂春天；站
着的医生，躺着的病人，两人同时手指
天边的夕阳……余晖脉脉，温情氤氲。

我描述的画面，就是那张在网上刷屏
的照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医生
陪老人一起看夕阳。本是去拍CT影像的
回程，咔嚓一声，照片定格了最美的影像。

站立的那位医生，叫刘凯，27岁，是支
援湖北大军的一员。他从上海出发，沿着
长江的流向，执甲逆行，背后是璀璨灯火
和家人含泪的牵挂。出征的轨迹，画了一
条近千公里的曲线，终点落在了武大人民
医院。那是一处摆渡生命的深海汪洋。

躺着的老人，87 岁，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病情危重。入院后的他，曾经对

人不理不睬，郁郁寡欢，拒接家人电
话，一度嚷着回家，打算放弃生命。

家人无法前来照料老人，除了施
治，医疗队索性包下老人的一切照料，
奉上点心、水果，甚至队员的内衣……
不曾想，医生和老人之间，似乎隔着的
不是防护服，而是一堵铜墙铁壁。

一天，医疗队队长罗哲查房，走到
老人病床前探问病情，老人只说了一句
话：“我想回家。”病重时，他甚至想

“自生自灭”。 罗医生没有正面回答，而
是随兴攀谈：“老先生，您原来在乐队是
不是指挥家？”

“不是，我不是指挥家，我演奏乐
器。”一刹那，老人抬起头，落寞的眼窝

精亮一闪，仿佛落满了星光。
医生捕捉到这光亮，再接再厉，“等

你身体再好一点，回去再演奏乐器。”老
人咧嘴微笑，心弦已然悸动。随后的剧
情，朝着期待的方向延展：老人打开心
扉，重燃生命的火焰。

我不知道医生是如何获悉老人身世
背景的，但确信他们白色的战袍下，有
着多彩的心灵。

斜阳，并非就是日暮，黎明会踩着它
的肩膀抖擞地站起来。你看，老人终于康
复。他要回家了，医生们则要回家乡。

老人用曾经指过夕阳的苍老的手，
拉了一首小提琴曲 《沉思》，郑重地送给
恩人。那是无字的锦旗。推弦的刹那，

乐音浮起，思绪浮起，泪花浮起……
在动人的琴曲中，我想起了隐没在

照片外的拍摄人，那个大学生志愿者甘
俊超，21 岁，照片的格调就像他的年
龄，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样子。

他说，只是随手一拍，未经构图，
纯属巧合，然而，照片分明成了“网
红”。看着日落燃烧的云霞满天，看着灰
烬之中的烟火重生，看着病人心跳划过
的波线，看着陌生人在这场战斗中投入
的无畏与赤诚……每一颗温润的心，瞬
间就抵达了成长，体悟人间的疼痛，懂
得大地的渴念，理解万物的期许。

端详这张干净温暖的照片，感动以
泪水的姿势划过眼睑。

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几位身穿厚
厚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进重症病区，雪
白的防护服后背清楚地写着一行大字：
我们在一起，加油！

自从抗击疫情战斗打响以来，这样
的图片和新闻越来越多。你看到的总是
这些医务人员匆匆登上高铁或是飞机的
背影。他们以白衣为战袍，第一时间投
入战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为
生命接力！

但我从这些医务人员的背影上，还
看到了那些站在幕后拍摄报道他们的记
者们的身影。全国参加抗疫宣传报道的
新闻工作者有成千上万，其中就有无数
的摄影记者。尽管由于智能手机的普

及，现在已到了全民摄影的时代，但不
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优秀摄影作
品，出自于那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
之手，毕竟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和学
习，视野更广阔，器械更精良，技术更
娴熟。在这场与病毒殊死搏斗的战役
中，他们以相机为武器，不顾自身安危
积极投身防控疫情报道第一线，向外界
及时传递相关信息，发挥舆论监督的力
量。

我朋友圈里就有几位从事摄影的记
者。我注意到，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他们平均每天要跑一万至二万
步。有许多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还能看到他们发出的一张张震撼人心的

图片。这些图片，可以让你感受到他们
在奋力奔跑。他们活跃在医院、高速路
口、各部门、各区县、各街道社区抗击
疫情最前线，用镜头将抗击疫情的一幕
幕感人场面转化成鲜活生动的新闻图
片，把来自第一线抗击疫情最真实、最
感人、最鲜活的新闻画面奉献给广大群
众，用镜头记录下这一特殊时期坚守在
不同岗位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舍小家顾
大家、逆行而上的白衣天使。从这一张
张图片上，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媒体人昼
夜伏案的背影。

曾听一位从事摄影的朋友说过，拍
摄一张照片虽然只要短短几秒钟，但拍
好一张照片，却要为此准备好长的时

间，有时甚至要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可
以说，每一次重大事件，优秀的摄影记
者总不会缺席，总会在第一时间奔赴一
线，发回第一手信息。他们忠实地记录
抗疫现场，拍摄抗疫背后那些感人的瞬
间，为我们带来无数个平凡、动人的故
事。而这些影像也终将成为全国人民凝
心聚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好
见证！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冲锋陷阵，记
者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于他们来
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宣传就是责
任。面对各种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过；
面对繁重的采访任务，他们没有丝毫怨
言；面对疫情，他们把时间都留在了宣
传第一线。他们以自己默默无闻的实际
行动彰显了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

在这一张张感人的图片背后，我无
法看清那些摄影记者的面庞，但我能记
住他们的背影。就和那些白衣天使一
样，他们的背影同样也长着一双天使的
翅膀，鼓励更多的患者战胜病魔，重新
融入春天的阳光。

知道梅雨潭，主要是因为朱自清先
生写的散文 《绿》，他写两次到梅雨潭的
所观所感，写出了浓得化不开的绿，写
出了女儿情态的绿，当然，也写出了朱
先生的爱与惆怅。朱先生曾在温州中学
教书一年有余，写了4篇散文，后汇编成
册，书名叫 《温州的踪迹》，《绿》 是其
中一篇。

梅雨潭隶属瓯海区茶山街道，距离
温州市区约20公里。

南方的深秋并不感觉到冷。爬一段
山，身上刚好热到要出汗的程度，在路
边通风处站一站，秋风微凉，很快将热
气刮走。正是爬山的好时节。进了景区
的门，距梅雨潭只不过两百来米。小径
一波三折，有平地，也有坡，坡也不
陡，更不长，相当乖巧和贴心。路边有
一条溪流相伴，使寂静的山中增添了不
少热闹，也多了许多自然的情趣。这是
南方和北方的最大区别，北方的山少
水，就像一味逞强的莽汉。而南方，有
山必有水，更像“最是那一低头的温
柔”的少妇，显得是如此有情有义。

梅雨潭自然是好到一言难尽。朱先
生所写的绿，依然存在，依然温婉动
人，依然沁人心脾。但梅雨潭打动我
的，是她的幽静。幽静不是纯粹的静，
那是一种让人的心灵更熨帖的安然。她
被群山抱在怀里，四周有茂密的绿植簇
拥着。瀑布垂挂下的唰唰声和风吹拂万
物发出的呢喃声交织在一起，更像大自
然的喃喃细语，这就是所谓的天籁，是
人类心心念念的心灵之歌吧。声音蔓延
开来，又迅速被四周的群山吸收。它们
来于大自然，又迅速回归于大自然。那
么从容，又是那么决绝。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的声音，你
会觉得自己已然进入大自然的深处，进
入自然的内核。水流的声音和风拂植物
的声音不断在下沉，一直沉到脚底下，
悄悄地走了，然后又有声音悄悄地升起
来。而人便和群山融为一体，变成山的
一部分。这个时候，你仿佛猛然醒悟
了，又去认真仔细地打量南方的山。它
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山一般都不巍峨，
不像昆仑和祁连，没有给人压迫感，也
没有绵延不绝的孤独。恰恰相反，南方
的山大多是清瘦的，是儒雅的，也是收
敛的。就拿梅雨潭所在的大罗山来讲，

它属于括苍山余脉，延绵几十公里，在
整个温州也算是一座大山了。但是，你
看到这山时，即刻就会感受到它的善
意。即使入山后，也不会迷失自己，依
然是有信心的，甚至是信心倍增的。你
会无端地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能
与这座山有一次完美的交流。这种交流
不是征服，不是盛气凌人的，不是针锋
相对的，更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一见
钟情的，是你情我愿的，是和风细雨
的，甚至是含情脉脉的。

梅雨潭就像这座山中的一颗明珠，
一颗翠绿的明珠。而我在山中，在梅雨
潭边，感受到的是飘然物外的宁静，忘
却了山外还有一个世界，一个纷纷扰扰
却让人爱恨交集的世界。

从梅雨潭下来，路过山脚下一座寺
院，名仙岩寺，也称圣寿禅寺。据朋友
介绍，圣寿禅寺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真
宗皇帝敕赐的。而山门门楣上悬挂的

“开天气象”匾额，据说出自朱熹之手。
宋真宗，那可是我们读书人的亲

人！虽说他是守成之君，但他的“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确是
最给读书人长脸的金句，所以我对仙岩
寺陡然增加了几分亲切感。步入仙岩
寺，大约是下午三点半，大雄宝殿传来
僧侣做功课的声音。那声音笃定，深
沉，透着一种让人沉潜的魔力。来寺院

的人都屏声静气，而寺院的地面也一尘
不染，连落叶都被扫归一处，安静地伏
在一边，似乎也在静静地聆听佛号。我
们沿着石阶往后院走，一路上见到僧人
和寺院里的杂役，他们个个面带微笑，
神色安然。我们在寺院里的那段时间，
很少见到游客。似乎这是一个被遗忘的
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安静与从
容，多少显得有些突兀，突兀得让人吃
惊，让人心暖，也让人难以置信。

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不知道
陈傅良何许人也。即使在温州，除了当
地文化人，一般人也未必知道他是何方
神圣，更不知道陈傅良祠在哪里。出仙
岩寺右边小门，约五十来步，便是陈傅
良祠。查了一下资料，陈傅良的老家不
在仙岩，而在温州瑞安塘下镇。塘下镇
就在仙岩隔壁，陈傅良祠为什么会建在
仙岩，而且就在仙岩寺边上？

陈傅良 36 岁考中进士，授迪功郎、
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继续在家
乡教书。让我略感惊喜的是，在当时，
考中进士后，在家教书是可以领半俸
的，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吧，生活还
是有保障的。

陈傅良应该是个很好的老师。南宋
大儒叶适后来在他墓志铭中写道：公未
三十，心思挺出。又说他：虽縻他师，
亦借名陈氏。他未中进士前就当起了老

师，后来当了官，一旦被罢官回家，就
毫不犹豫又拿起教鞭。他在仙岩教书时
间大约在淳熙十一年 （1184 年），那一
年，他接到当湖南桂阳军知军的任命，
那可是标准的地厅级领导干部。但他一
直拖到 1187 年才到任，这期间他在干什
么？就在仙岩教书。由此可见，这位老
先生是多么喜欢当老师啊，连比知府规
格还高的大官也不想去当了。难怪他后
来名列《宋史·儒林传》。

而朱熹来仙岩见陈傅良、给仙岩寺
的山门写匾额，应该是在 1194 年以后的
事了。那时陈傅良又被罢官了，他回到
老家，将自己的居室称为“止斋”。退休
的意图很明显，而且，他此后确实没有
再出山，的确止于此斋了。

陈傅良在给宁宗皇帝当中书舍人
时，帮朱熹讲过好话。中书舍人是专门
给皇帝草拟诏书的官职，是皇帝身边的
人，他为朱熹说好话，皇帝也是给面子
的。朱熹到处讲学，路过此地，来看看
曾经的朋友，也是应该的。况且朱熹和
陈傅良也可以算是同出一门，他们的学
问都源于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洛学”。从
北宋到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形
成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
表的心学，还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
派。而陈傅良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人
物。有意思的是，只有永嘉学派变成了
一门经世致 用 的 学 说 ， 也 就 是 后 来 我
们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我想，温州
这 块 土 地 上 能 够 诞 生 出 永嘉学派，永
嘉学派也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温州这
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温州
人，两者必定有内在的关系。温州人的
务实、勤勉和通透，不知和这有没有关
系，也不知道有没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
研究。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把陈傅良祠
放在仙岩寺隔壁，当时的规划者肯定是
有着缜密的思考的：他们代表着中国文
化的两个方向，一实一虚，一现世一来
生，实与虚最后却又归于统一。而距离
他们两百多米的梅雨潭，却更像他们共
同的邻居，完全可以作为仙风道骨的道
家之所在。儒释道三家会于一处，在佛
家明心见性，到儒家乃格物致知，复返
道家，则返璞归真。游一处而得此三
妙，确是一桩幸事乐事。

和田有三宝：玉石、地
毯和艾德莱斯绸。

关于和田地毯，诗人张
志 民 有 《花 毯》 诗 云 ： 天
上，有多少片云；和田，就
有多少花毯。

因为和田地毯有铺在地
上的，亦有披在身上的，所
以关于和田地毯还有一个说
法：踩在脚下的软黄金，披
在身上的新潮流。

和田地毯之好，之多，
从这两句话中可窥一斑。

多年前有一事，与人说
起新疆地毯，嘴一滑说成了
毯子，立即遭到指责：不可
笼统地将地毯说成是毯子，
因为地毯指的是铺在地上的
毯子，而只是说毯子，那范
围就广了，应该包括挂毯、
坐垫毯、褥毯等，如果是上
百年的毯子，则又叫古毯。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记
住了毯子的类别。

有一个说法，新疆是中
国地毯的发源地，和田是新
疆地毯的故乡。和田本来以
玉石闻名于世，加上此“新
疆地毯的故乡”一说，就变成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和田地毯在于阗国时，曾有一件趣事。某一
日，国王命令一名织工在一个月内织出一条大地
毯。织工为如期交差，夜以继日地不停赶织。小女
儿古兰姆见父亲如此劳累，就十分懂事地在一旁帮
助父亲，终于将地毯如期织完。国王看到雍容华
贵、美丽异常的地毯，十分高兴，决定重赏古兰姆
父女两人。然而古兰姆父女没有接受国王的赏赐，
而是请求国王免除与他们一样贫苦的村民 3 年的赋
税，国王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答应了他们的请
求。村民们对古兰姆父女俩充满感激之情，向父女
俩学习织毯的技艺，并将他们织出的地毯以古兰姆
的名字命名。从那以后，和田地区的地毯就被称为

“古兰姆”。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区，有关地毯的事情便

很多，清 《新疆图志》 称“和田岁制栽绒地毯三千
余张”，说的就是毯子的事情。毯子在新疆随处可
见，尤以和田为多。有一年在和田，听说一人手中
有一块不错的羊脂玉，我们便想去看看，第一天捎
话过去，答复说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
心想可能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的羊脂玉，捎话的人
知其详情，告知我们那人并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他
的羊脂玉，他是在干更重要的事情。便问是什么更
重要的事情？答曰，在织地毯。当时听得云里雾里
的，我们中的一人已决定要买羊脂玉，还有比这更
重要的事情吗？那捎话的人说，羊脂玉在一辈子能
碰上几块？再说了，哪有那么多的羊脂玉？弄不好
就是一块石头。而织毯子的事得天天干，哪个重
要？于是我便等了几天，又捎话过去问，仍答复说
忙着哩，没时间把羊脂玉拿出来。不用问了，一定
还在忙着织毯子。最终，我们没有见到那块羊脂
玉，但坚信在和田，织毯子是最大的事情。

算起来，我去过和田多次，亦看了多次地毯，
慢慢地便大开眼界，亦长了知识。和田地毯的图案
主要有开力肯、恰其曼(散花式)、阿娜尔古丽(石榴
花式)、拜西其且克古丽 (五枝花式)、艾地亚勒(洋花
式)、博古图案等。就纹样而言，今人创造的不多，
多为借鉴、改造和传入。

和田地毯的好，主要是好在羊毛上，和田羊的
羊毛质地优良，纤维粗细适中，弹力大，拉力强，
光泽好，纺染成一定规格的地毯，质地柔软，防潮
抗腐，长期铺用，光泽能持久不退。

墨玉有一户农家，房屋和院落都颇为常见，但
一进门便让人大为吃惊，铺在地上的地毯颜色鲜
艳，一尘不染。墙上的挂毯更是醒目，其色彩似乎
借窗户的光反射开来，弥漫到了每一个角落。细看
他们家的地毯和挂毯，每一件都经纬紧密，毛簇匀
称平齐，不由得让人暗自称奇。

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但我们都有些窘迫，
在如此华丽之地，真不知该如何坐下，亦不知该如
何喝茶。我们是从大城市来的，在一农户人家，反
倒变成了土老帽。后经主人一一指点，我们才坐下
喝了茶，吃了馓子，然后告别那一家人出了门。

在新疆见的毯子多了，遂听到诸多关于毯子的
趣事。其一，和田的玉龙喀什河畔，有一位叫那克
西万的穷苦农民，长年醉心于钻研羊毛织毯子，有
一年竟因为痴迷于琢磨织毯法，而荒芜了地里的庄
稼。后来他终于成功，用棉纱做经线，用毛纱结扣
栽绒，把核桃皮、石榴花、红柳花、沙枣皮、苹果
叶和锈铁皮等发酵后染色，创造了一套染织地毯方
法。他把其方法编纂成书传布民间，并亲自带徒传
艺。几年之后，织毯从和田一带传至莎车、喀什和
民丰等地，他遂获得“地毯之父”之美誉。当他的
学生遍布南疆时，他却神秘消失了。人们猜测，他
沿着丝绸之路去传艺了。这个故事不见史书，千余
年却在和田民间流传。

和田到处都是地毯，看得多了，心里冒出一个
念头，哪一块是出自“地毯之父”之手的呢？恐怕
无法问寻。浩如烟海的地毯扑面而来，只能相信，
一切皆顺应“地毯之父”延伸而来，在每一块地毯
上，都有“地毯之父”的愿望，亦可感受到他幸福
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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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潭三妙
邵 丽

亮光，再远都能看见
简福海

记住你的背影
汤祥龙


